
单眼皮，嘴角微微上翘，和蔼可亲的

面孔总给人一种亲切感。而更令人熟悉

的，是他那飘荡在中国科学院大学课堂

中洪亮的声音，30余年“滋养”了一批批

的学生。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润生。

1988年，47岁的陈润生刚从德国纽伦堡

大学访学后回国，讲授的课程是《理论生

物学》，那时他想着“一定要在科研上有

所建树”。如今，他已经成为国际生物信

息学领域的“大咖”。

意料之外的回信

1990年，陈润生了解到国外的人类

基因组计划，但当时国内找不到任何可

以交流的同行。于是，他决定给诺贝尔

奖获得者詹姆斯·杜威·沃森（Jam es

D ew ey W atson，时任人类基因组计划

主持人）写一封信，表明对人类基因组计

划这一卓越科学事件的理解和支持。

“那种冲动，促使你必须要去做。我

当时写这封信，就是想表达自己的想法，

詹姆斯·杜威·沃森是现代分子生物学的

缔造者，我根本没想到他会回信。”陈润

生与詹姆斯·杜威·沃森教授素昧平生，

当时他只是一个普通科研人员，在国外

毫无知名度，写信只是他情绪释放的一

种方式，并不奢求有任何反馈或回报。

突然一天收到来信了，是寄给陈润

生的。“我欣喜若狂，兴奋了好几天，觉

得这是不可能的事，而且这信足足有两

页纸。”陈润生现在回忆起来，精神依然

亢奋。他仔细阅读后，更加坚定了投身

基因组研究的决心，同时也了解到信息

分析，包括序列的组装与功能元件的标

识是本项目的关键。

陈润生说，如果当时没有给詹姆斯·

杜威·沃森写信，就不会萌生开设《生物

信息学》课程的想法。人类基因组计划

本质上是破译人类的遗传密码，而一旦

用信息学的手段去解析人类基因组后，

整个生物领域就将进入大数据时代，大

数据的存储、处理需要一个新的学科辅

助———生物信息学。

生物信息学包含关于人类遗传密

码的所有信息，包括对基因组信息的

获取、处理、加工、分布、分析和解释。

通过挖掘生物大数据来分析深刻的生

物学内涵，这是人类生物研究领域上

巨大的进步。

“一定要增加生物信息学这门学

科。”陈润生坚定地说。

当时国内外对于生物信息学处于空

白的摸索期。“我带着学生，一方面琢磨生

物信息学的内涵，建立方法分析遗传密

码，另一方面寻求国内有没有人关心人类

基因组计划，有没有可能联手启动。”

1992年下半年，陈润生想方设法联

系到时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

科学部主任的吴旻。

“当时虽然离得近，都在北京城，但

我是个普通的科研人员，而他学术地位

很高，他也不认识我。”陈润生想方设法

联系到吴旻，一是说明自己非常支持人

类基因组计划，并且把詹姆斯·杜威·沃

森的回信内容告诉了吴旻，想着“可以

打动吴旻先生最好”；二是说明自己的团

队是从事生物信息研究的，可以专门负

责处理数据。

备课是自我修养

在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同时，陈

润生着手开设《生物信息学》课程，他是

国内第一个讲这门课程的人，这门课程

当时在国内外都处于摸索阶段，课程内

使用的所有算法、程序、理论都是他自

己推导的。

《生物信息学》开课的前 20 年，陈

润生为节省等接驳班车的时间，每次

去上课要倒四五次公共汽车。“我不乐

意等，索性赶紧坐公共汽车过去，这样

还快些。”

再后来为省时间，陈润生一天上、下

午连着上 7节课，中午自己带饭，上午下

课后，把饭热一热，吃完饭喝口水的时

间，下午的课又开始了。这样的作息，他

坚持了两年。

如今，陈润生还坚持在教学一线，

“那么多学生期待着，不能不去，这是责

任。”他的课堂总是爆满，学生来自生命

科学学院、数学科学学院、化学科学学院

等不同学院。并不是每个学生都有生物

学背景，怎么让学生听得明白、听完了有

所收获？“是要灌输一些生物基础知识，

但这知识不是我要授给学生的，我只坚

持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我授给学生

的是思路、是方法。我就跟他们聊天一

样，我为什么去搞基因组、我怎么搞

的、我跑到吴旻先生那里怎么说的，然

后我怎么思考的，这一段一段的故事

都是我亲身经历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为什么生物信

息学是搞基因组研究所必需的，没有

它，干不成事。”陈润生的声音在课堂

上回响着。

陈润生的教材不仅自己原创，而且是

生物信息学领域前沿知识。刚开始上课的

前 10年，生物信息学研究刚起步，他把自

己建立的方法、算法都讲给学生听。经过

30余年的沉淀逐渐形成一个内容体系

后，陈润生又把生物信息学的新发展、新

趋势、新研究等内容加在课件里。

精神状态最重要

从坐公共汽车去中国科学院大学

的玉泉路校区到坐车去雁栖湖校区，

从 1988 年的一间小教室到 2020 年的

大礼堂，从 50 岁到 80 岁，地方、人

数、年龄———周围的一切都在变化，唯

独陈润生没有变，他讲课的声音一直

持续了 33 年，穿越时空，声量却丝毫

未减。

“记得有一门《生物信息学》，开课老

师是陈润生院士。即使年近 80 岁高

龄，陈老师依然每周坚持到雁栖湖校

区授课，一次课近 3 个小时，陈老师讲

得满怀激情、毫无倦意。但是，偶然一

次我看到，下课后陈老师深深陷在椅

子里，闭眼休息很久才慢慢起身继续

上课。这给我带来了很深的触动。”4

年前，中国科学院大学的 2017 级学生

安子杨写过这样一段话。

最初，上课时陈润生还是一名普

通科研工作人员，如今已是院士。对于

给学生上课这件事，陈润生说：“我不

知道当了院士后有什么区别，从来没

有任何区别。”

陈润生说，“科研需要创造力，不照本

宣科，要思考，提出科学问题，否则没什么

意思，历史不会记录你，创新最重要。”

在陈润生眼里，科学发展不是一个

人的事，科学是社会发展的表现，他认为

最对得起学生的就是教育他们在研究方

法上有创新。“文献是基础，供你超越，

而不是模仿。循规蹈矩很容易，打破常

规很难。”

让他骄傲的是中国科学院大学几乎

与生物学有关的人都听过这个课。“学

生们满意是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我对获

奖从来没有感觉，什么奖都无所谓。”

“我给自己取了个微信名，叫‘微不

足道’。我非常不乐意跟他们去争那些

东西，但正因为你脚踏实地，你没有吃任

何亏，该得到的都会有，这些东西不是你

削尖脑袋硬钻营能得来的。”如今，80多

岁的陈润生声音依然洪亮，全神贯注地

走自己脚下的人生之路，这也得益于

他的生活态度。“其实关键问题就是你

的状态，精神状态是最重要的，很多人

想很多乱七八糟根本不需要想的事，

想了你也解决不了，最重要的是所有

的事都想得开。”

（本文原载于《国科大》杂志 2021

年第四期，略有删减）

陈润生：脚踏实地，终有所得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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